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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名家都是从新秀成长

起来，所有的经典都需一方首次登

场的舞台。今年的“上海之春”一

如既往为新星们搭建平台，“闪耀

新星——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音

乐专业院校优秀学生专场展演”正

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举

行。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浙江音乐

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

院的4台演出展现了优秀音乐人才

的风采。

率先登场的中国音乐学院专

场——“春日歌语”张群航独唱音

乐会，以“新”为轴，致力于中国民

族声乐唱法的传承与创新。音乐

会曲目中，《春日宴》《琵琶行》等作

品融合了现代音乐曲调的力量和

古代诗词的美，张群航希望民族歌

曲的现代演绎能打破大众对“学院

派”的刻板印象，传递更高层次的

音乐艺术价值。

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金麦克

和王博带来一场德国艺术歌曲音

乐会，演绎舒伯特、罗意威、贝多芬

等德奥作曲家的叙事曲与浪漫

曲。叙事曲的曲调富有语言表现

力，好像讲故事一般侃侃而谈，内

容多取材于民间史诗、古老传说和

文学作品。

将于28日晚举行的武汉音乐

学院专场是一场管弦乐音乐会。

大提琴毛悦和小号张子睿将和张

亮执棒的上海爱乐乐团合作，带来

海顿、舒曼、肖斯塔科维奇等名家

经典。张子睿还特别挑选了一首

由小号演奏家朱起东改编的中国作品《山丹丹花开红艳

艳》。

作为东道主，上海音乐学院则将于29日登台，上演第

11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获奖学生与上海爱

乐乐团音乐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音附中专

场。年轻时，就曾在“上海之春”的舞台锻炼并展示的上海

音乐家协会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深知，“能站上

这方舞台对年轻人是很大的激励。”

在1959年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的基础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于1960年正式诞生。如今已经典的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交响乐《红旗颂》，都诞生于这样的创作氛围

和创作机制中。俞丽拿的学生，两次参加“上海之春”并以

独奏的身份演奏《梁祝》的陈家怡曾感慨：“‘上海之春’对

新人新作的扶持不失为一种‘冒险’性的选择，而那种包容

的心态对新人来说，是太大的‘福利’。”廖昌永则表

示：“力推新人新作，从来都是‘上海之春’的使命。

我们期待这个历史悠久的舞台，未来能持续诞

生更多的名家和经典。”

本报记者 朱渊

拿起琴的那一刻
必须是虔诚的

——回归后的上音教授王健今线下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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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说小时候父亲对您很严
格，会不会觉得现在琴童比你那时

候幸福多了？

答：音乐是美好的，练琴永远是
枯燥的，再有兴趣，在日复一日的操

练中，难免懈怠。我父亲的严格其

实是有方法的，他本身是拉大提琴

的，小时候他还是很呵护我的兴趣

的，他会将“小螺号”这样的乐曲改

编成简单的大提琴曲，拉给我听。

实在有抵触情绪了，也不会硬逼，但

后期确实会要求很严格。

问：您之前在上海登台，看你练
琴时，女儿会围在你身边打转，她学

琴吗？

答：嗯……你知道大多数获得
一定成就的艺术家都不会希望子女

走自己的老路。因为他们太明白，

在艺术的成功之路上有太多不确

定因素。你的付出和收获往往

不成正比。

记得16岁那年获得赞助去美国

纽约求学，我背着大提琴、提着行李

出门，辗转抵达纽约安顿好再写信回

家报平安，平安信到家已是一个半月

后。要是让我现在得不到女儿半点

消息整整一个半月，我会疯的。当

然，现在通信发达了，但就是想都不

敢想。

问：养儿方知父母恩，是这个感
受吧？

答：以前我总是不明白，我妈为
什么老喜欢看着我，没有任何原因，

也不跟你聊什么，就是吃饭她看着

我，练琴她看着我，那时候小孩子嘛

不理解，我有什么好看的？现在好

了，我也喜欢看着我女儿吃饭，特别

是我做的饭，她有时候也跟我玩宠

物游戏，喂我吃饭什么的，特别好

玩。 本报记者 朱渊

面对面

独家专访
春风春雨滋润着春天的上海，在第

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催动着申城

舞台快步复苏之际，55岁的大提琴演奏

家王健也踏着春的脚步，如约回到家乡、

回到母校“圆梦新征程”。去年底，王健

正式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上周日抵沪的他，今日开启

线下第一课。

“在如今这样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成

为一名优秀的演奏家，专心、耐心和纯心

缺一不可。”线下第一课，王健率先要“提

纯”学生艺术追求之心，他与他们定下

“君子之约”：“生活中，难免要戴上各种

面具，这我理解。但我希望最起码在你

拿起琴的那一刻，内心是虔诚的。”

回校园忆往事
抵沪第二天，王健就迫不及待地来

到母校，游走在校园里，看着那些熟悉又

略显陌生的风景，看着年轻人谈笑风生

地走过教学楼，看着一个男生试图扛起

两把低音大提琴……就像回到了曾经的

少年时代。

回想以前在学校刻苦练习的时光，

他记忆犹新：“那时，学校为我们专门辟

出练琴房。上午是文化课，下午有专门

的练琴课，一小时一节，会有老师在走廊

里巡视，如果发现你没在练琴，他就会敲

窗子，真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被抓到好

几次，那是要被记录的。”

如今的王健其实很感激那段“被盯”

的日子，“音乐家的成长真是非常艰难

的，你要摒弃杂念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要

忍受枯燥的练习……真的很感谢能遇见

那么多好的老师，他们愿意花时间精力

来帮助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人会这样

‘管’你了。”

面临新的挑战
时隔40年，音乐人才的培养环境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为老师们带来

新的课题和挑战。王健说：“我们小时候

生活圈子单纯，连电视都很少见，你很难

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练琴虽然苦但诱惑

也少。现在的学生所处环境信息量太

大，电脑一开和世界无缝衔接。好处是

他们会学得很快，最新最潮的表演、名家

大师的音乐会，打开网络就有；坏处是干

扰太大，学得快但学不深。”

王健坦言，点蜡烛的时代，大多数

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心无旁骛往往就

成功了。现在大家都有千百件事等着

干，专心、耐心和纯心都会受到挑战。

他也很理解现在的学生：“要在互联网

环境下有所成就，是不容易，需要更大

的毅力。”

取悦不是唯一
对于今日的线下第一课，王健说：

“网络教学是无法替代面对面的指导

的。学生们演奏的音色变化、运弓的角

度和力度，这些细微的调整都很难通过

视频讲清楚。”音乐人才的培养更讲究因

材施教，他的学生年龄跨越度大，不同阶

段要准备不同的教学方法，以便能按照

学生的程度去推进，更快找到符合他们

个性的演奏方法。

王健认为，好的演奏家应该是个好

的导演：“作曲家的作品就在那里，你要

怎么将它呈现出来，能否打动人？这考

验你是否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超人的审

美观。”作为老师，可以传授技法和经验，

却无法传授审美，只能一点一滴去影响

和感染。

面对现在古典乐泛娱乐化的倾向，

王健并不苟同：“如今西方很多年轻音

乐家为取悦受众，强调古典的娱乐性，

提倡快乐演奏，我不是很赞同。古典乐

当然带给人愉悦，但这不能是唯一的追

求。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有快乐也有悲

伤，要敢于直面痛苦。没有经历过痛苦

怎么体会快乐的甜？古典乐除了愉悦，

还有深刻和悲壮，这才是刻在生命中的

东西。”

几乎每一次回来，王健对古典乐在

中国的发展就会多一份信心：“中国人骨

子里是崇尚高深艺术和精致文化的，你

就看昆曲、京剧造就的中国戏曲巅峰，就

能明白那种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古典乐

是西方的艺术巅峰，但凡在中国普及了，

必然会被喜爱。”

去年，上海四重奏的四名演奏家举

家“迁徙”，扎根中国，在天津茱莉亚音乐

学院任教。现在，王健也回到母校站上

讲台。他们都是从上音走出去的“新

星”，在世界舞台成就非凡的中国艺术

家。如今，他们纷纷归来，这在王健看来

“并非巧合，而是必然，且这只是一个开

始。”他坦言，中国需要更多的古典乐人

才，世界也期待着中国涌现更多优秀的

音乐家。

本报记者 朱渊

■ 王健在上音校园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